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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女
姐
紅
線
女
逝
世
，
享
年
八
十
九

歲
，
也
可
說
高
壽
了
。
作
為
與
女
姐
相

識
近
四
十
年
的
老
朋
友
，
理
應
寫
點
悼

念
文
字
。

一
九
七
五
年
北
京
召
開
第
四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
女
姐
和
我
，
同
為
廣
東

省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紅
線
女
的
新
丈
夫

華
山
，
則
是
河
南
省
的
人
大
代
表
。
但
華

山
經
常
坐
到
我
們
廣
東
省
代
表
赴
會
的
大

巴
士
上
，
他
倆
坐
在
一
起
，
表
現
得
相
當

恩
愛
。

四
屆
人
大
開
幕
的
那
一
天
，
說
有
中
央

首
長
前
來
會
見
，
但
不
知
是
誰
。
廣
東
省

代
表
枯
坐
乾
等
，
到
了
凌
晨
一
時
左
右
，

江
青
在
前
呼
後
擁
的
姿
態
下
出
現
。
到
來

後
便
點
名
要
女
代
表
紅
線
女
和
石
慧
前
去

和
她
坐
在
一
起
。
江
青
隨
即
胡
謅
一
通
，
也
不
記
得

她
說
些
甚
麼
。
最
後
她
說
要
我
們
看
看
日
本
影
片

《
日
本
沉
沒
》
，
但
後
來
並
沒
有
把
這
舶
來
片
調

來
。打

倒
「
四
人
幫
」
以
後
，
據
說
女
姐
有
點
牽
連
，

也
不
知
道
是
否
與
江
青
的
「
寵
遇
」
有
無
關
係
。
因

此
，
第
五
屆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便
沒
有
選
上
她
。
石
慧

因
為
人
在
海
外
，
第
五
屆
仍
然
連
任
。
其
實
女
姐
在

文
革
初
起
，
也
受
到
紅
衛
兵
衝
擊
，
曾
被
剃
過
「
陰

陽
頭
」
，
受
過
侮
辱
。
她
只
是
一
位
表
演
藝
術
家
，

並
沒
有
參
加
過
甚
麼
政
治
活
動
。

往
後
在
第
六
屆
至
第
八
屆
全
國
人
大
中
，
她
與
我

都
連
任
廣
東
省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在
十
五
年
中
大
家

都
有
談
笑
，
其
間
她
偶
有
來
港
訪
問
，
也
見
過
面
。

第
九
屆
全
國
人
大
香
港
特
區
獨
立
成
團
，
大
家
分
開

了
，
較
少
接
觸
，
只
知
道
她
做
到
第
九
屆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後
方
告
退
，
我
則
做
到
第
十
屆
。

女
姐
有
特
佳
的
聲
線
，
所
以
她
的
唱
腔
特
別
動

人
，
成
為
粵
劇
界
一
絕
。
給
她
一
個
「
中
國
戲
劇
終

身
成
就
獎
」
，
實
是
實
至
名
歸
。

紅
線
女
十
五
歲
便
嫁
給
她
的
師
傅
和
拍
檔
馬
師

曾
。
馬
師
曾
早
逝
，
後
遇
作
家
華
山
。
華
山
比
女
姐

大
四
歲
，
是
位
老
革
命
，
以
寫
小
說
《
雞
毛
信
》
等

著
名
，
可
惜
也
比
女
姐
早
逝
。
但
女
姐
素
來
樂
觀
，

晚
年
仍
精
神
奕
奕
，
歌
唱
時
中
氣
十
足
。
斯
人
仙

遊
，
積
閏
已
逾
九
旬
，
可
謂
長
壽
矣
。

悼紅線女

一
部
台
灣
出
版
的
書
：
《
爛
漫
年
代
。
西
門

町
》
，
（
推
守
文
化
，
二○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
，

翻
着
翻
着
，
往
事
便
湧
心
頭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曾
多
番
赴
台
北
，
年
輕
的

生
命
，
浪
蕩
在
西
門
町
，
穿
梭
重
慶
南
路
，
進
出

別
有
品
味
的
咖
啡
店
，
翻
着
翻
着
那
買
來
的
一
疊
書
，

時
光
是
那
麼
靜
好
。
闊
別
多
年
多
年
後
，
今
年
夏
天
曾

往
一
遊
，
真
有
人
面
桃
花
之
感
，
以
前
的
西
門
町
，
已

不
可
尋
了
。

這
部
《
爛
漫
年
代
》
，
記
載
了
台
灣
一
班
文
化
人
如

隱
地
、
舒
國
治
、
張
國
立
、
駱
以
軍
等
對
這
地
的
憶

念
。
隱
地
說
「
純
喫
茶
」
的
店
子
：

「
什
麼
『
純
喫
茶
』
，
根
本
就
是
『
接
吻
店
』
嘛
，

在
公
開
接
吻
不
被
接
受
的
年
代
，
這
樣
的
店
給
了
小
情

侶
們
隱
密
的
空
間
，
喝
茶
或
者
飲
咖
啡
，
一
點
也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在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的
『
純
喫
茶
』
，
情

人
們
可
以
偎
在
一
起
，
擁
抱
在
一
起
，
細
語
、
輕
吻
或

熱
烈
地
接
吻
。
」

這
「
純
喫
茶
」
，
我
沒
去
過
，
因
為
我
沒
有
「
情

人
」
。
反
而
一
些
茶
藝
館
，
和
台
灣
的
朋
友
曾
光
顧

過
，
那
真
是
一
個
特
別
的
地
方
，
有
雅
座
，
有
廂
房
，

坐
進
去
，
便
有
打
扮
嬌
嬈
的
美
眉
，
為
你
泡
茶
，
和
你

談
古
說
今
，
和
你
猜
枚
，
輸
了
就
喝
茶
。
每
一
次
，
我
都
是
滿
肚

水
的
走
出
來
。

這
種
茶
藝
館
，
二
千
年
在
廣
州
亦
見
，
曾
和
李
育
中
、
費
勇
等

一
起
跑
上
去
，
喝
茶
、
下
棋
，
真
是
別
有
風
味
，
但
始
終
欠
缺
了

西
門
町
那
種
旖
旎
風
光
。

西
門
町
還
有
很
多
「
風
味
」
，
台
北
的
老
文
化
人
「
不
敢
」
回

憶
。
如
出
名
的
「
牛
肉
場
」
。
所
謂
「
牛
肉
場
」
，
並
非
宰
牛
賣

牛
肉
的
地
方
，
而
是
娛
樂
場
所
，
一
種
可
歌
可
舞
甚
至
美
豔
女
子

歌
舞
至
興
奮
時
剝
光
衣
服
的
地
方
。
光
顧
者
有
男
有
女
，
歌
罷
舞

罷
脫
罷
，
沸
騰
的
觀
者
便
猛
送
紅
包
。
真
正
是
「
樂
而
不
淫
」
。

記
得
有
年
，
一
班
香
港
作
家
前
往
捧
場
，
有
貌
似
嚴
肅
者
更
擠
到

前
排
，
要
看
個
真
章
。

西
門
町
真
個
是
爛
漫
之
地
。
我
那
時
最
喜
逛
中
華
商
場
、
最
愛

看
那
穿
過
西
門
町
心
臟
的
鐵
路
，
吃
着
小
食
，
看
火
車
駛
過
，
那

種
逸
致
情
景
，
忘
不
了
。

那
時
台
北
還
沒
有
誠
品
。
我
們
最
喜
流
連
的
是
重
慶
南
路
的
金

石
堂
，
二
樓
店
側
有
咖
啡
室
，
淡
淡
的
香
味
每
飄
進
鼻
腔
。
書

香
、
咖
啡
香
，
構
成
了
一
幅
在
腦
海
不
能
洗
去
的
人
文
風
景
畫
。

一
九
八
九
年
，
帶
朋
友
專
程
探
訪
那
聞
名
的
明
星
咖
啡
館
，
可

惜
歇
業
了
。
這
「
明
星
」
印
着
白
先
勇
、
黃
春
明
、
陳
映
真
、
陳

若
曦
、
林
懷
民
等
人
的
足
跡
。
到
二○

○

四
年
重
新
開
張
時
，
那

種
風
味
已
去
。
今
天
的
香
港
文
化
人
，
有
誰
還
知
道
這
咖
啡
館
的

輝
煌
呢
？

入
夜
後
，
西
門
町
街
邊
的
小
食
最
堪
回
味
，
我
必
吃
通
街
；
但

有
一
味
「
烤
小
鳥
」
，
很
多
朋
友
都
嗜
吃
，
我
卻
不
忍
。
怎
吃
得

下
去
？

這
部
《
爛
漫
年
代
。
西
門
町
》
，
是
懷
舊
之
書
吧
，
記
錄
了
西

門
町
在
聲
、
色
、
藝
中
擺
蕩
。
書
中
的
作
者
大
都
老
矣
，
而
西
門

町
卻
「
新
生
」
了
，
年
輕
了
。
歲
月
如
流
，
老
的
西
門
町
，
只
留

在
記
憶
裡
。

風流雲散西門町

一
九
四
一
年
出
生
的
鄭
國
江
老
師
，

穿
西
褲
球
鞋
，
永
遠
年
輕
如
小
伙
子
，
可

能
跟
他
當
了
三
十
年
小
學
老
師
有
關
。

「
當
年
五
、
六
歲
和
媽
媽
看
大
戲
，
已

被
閃
閃
戲
服
所
吸
引
，
又
會
將
自
己
喜
歡

的
歌
詞
配
入
粵
曲
中
，
自
得
其
樂
。
長
大
後
也

報
名
投
考
電
視
台
藝
員
訓
練
班
，
自
知
身
形
不

夠
高
大
，
也
拍
下
一
輯
丁
字
腳
的
照
片
去
碰
運

氣
。
失
落
了
，
專
心
求
學
，
報
讀
師
範
一
年
制

教
小
學
，
兩
年
制
教
中
學
，
我
選
一
年
的
，
一

來
早
點
幫
補
家
計
，
二
來
不
想
見
到
學
生
比
自

己
還
要
高
。
」

鄭Sir

教
英
文
和
美
術
，
朗
誦
比
賽
常
獲
獎

得
到
電
視
台
導
師
垂
青
，
招
手
客
串
寫
歌
劇
，

「
我
這
人
就
是
不
怕
死
，
只
要
人
家
要
求
的
，

我
都
放
膽
嘗
試
，
別
人
對
你
有
信
心
，
自
己
又

怎
能
沒
信
心
？
加
上
演
員
的
功
力
，
就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效
果
。
當
年
我
寫
了
一
首
《
聖
誕
女

人
》
，
阮
兆
輝
反
串
，
戴
上
一
頭
金
髮
，
一
下

子
拉
起
長
裙
，
露
出
兩
條
飛
毛
腿
，

『H
ello

，
我
係
瑪
麗
蓮
夢
露
』
嘩
，
笑
到
碌
地
。
」

就
是
這
樣
老
師
不
經
意
加
入
了
填
詞
界
，
與
黃
霑
、
盧

國
沾
鼎
足
三
立
，
也
認
識
了
不
少
大
紅
人
，
「
實
在
我
與

很
多
歌
手
都
是
零
接
觸
，
好
像
那
次
一
位
唱
片
公
司
要
員

來
電
，
壓
低
聲
線
要
我
寫
一
首
歌
給
一
位
成
熟
女
歌
手
，

指
定
要
徐
小
鳳
漫
漫
長
路
的
感
覺
，
我
寫
了
《
漫
步
人
生

路
》
，
原
來
歌
手
就
是
鄧
麗
君
。
」

芸
芸
歌
手
當
中
他
與
張
國
榮
最
老
友
，
直
呼
「
榮

仔
」
，
當
時
更
替
年
輕
人
未
受
經
理
人
力
捧
而
不
值
。
直

至
過
檔
華
星
唱
片
公
司
，
陳
淑
芳
交
上
一
首
日
本
歌
，
要

求
改
寫
成
榮
仔
加
盟
頭
炮
之
作
，
他
聽
了
數
遍
，
前
奏
似

是
一
陣
風
，
於
是
想
起
年
輕
人
在
沙
灘
野
火
的
情
景
，

《
風
繼
續
吹
》
誕
生
了
。
話
說
錄
音
當
日Leslie

要
老
師

給
意
見
，
鄭Sir

直
指
太
羅
文
風
格
，
此
曲
要
放
溫
柔
，

結
果
後
來
便
有
了
我
們
聽
到
的
柔
情
版
。

任
教
伍
華
小
學
三
十
年
，
鄭Sir

功
成
身
退
，
填
詞
卻

推
無
可
推
，
前
陣
子
受
邀
填
寫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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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上
雲
霄
2
》

的
主
題
曲
，
他
將
逆
風
寫
進
歌
詞
裡
，
人
生
順
風
逆
風
也

要
有
勇
氣
向
前
行
，
勵
志
歌
詞
被
指
老
土
。
老
師
一
句
：

「
老
土
？
我
受
得
起
，
我
七
十
二
歲
了
點
可
以
不
老

土
？
」
夠
性
格
！
老
師
自
言
創
作
二
千
首
歌
非
首
首
精

彩
，
會
有
點
砂
石
，
相
信
五
十
年
後
再
聽
黃
偉
文
、
林
夕

的
作
品
一
定
是
精
品
，
因
為
時
間
巨
人
會
將
不
好
的
都
洗

擦
掉
。
老
師
太
謙
，
他
的
作
品
陪
住
我
走
過
不
同
心
境

（
給
我
極
大
能
量
）
，
謝
謝
老
師
。

謝謝老師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商
業
社
會
，
沒
有
無
緣
無
故
的
事
。
近
來
徐
小
鳳
頻
頻
曝

光
，
自
是
為
了
宣
傳
演
唱
會
。
她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

我
們
這
輩
人
，
年
輕
時
的
生
活
總
跟
她
沾
上
邊
。

一
九
八
九
年
我
路
過
英
國
，
去
倫
敦
探
個
香
港
朋
友
。
他

其
時
與
太
太
已
在
那
邊
工
作
了
一
段
日
子
，
有
兩
個
小
孩
，

算
是
安
定
下
來
。
香
港
自
不
時
有
親
友
去
看
他
，
於
是
開
車
去
希

斯
路
機
場
接
人
送
人
，
變
成
他
常
做
的
事
。
後
來
說
起
那
段
日

子
，
他
一
個
人
開
車
去
機
場
接
人
，
或
送
機
後
獨
自
開
車
回
家
，

在
車
裡
就
會
反
覆
播
徐
小
鳳
的
錄
音
帶
。
倫
敦
的
冬
天
，
有
時
三

點
就
天
黑
，
還
會
下
雨
。
我
們
都
想
像
到
狹
小
車
廂
裡
獨
作
異
鄉

人
的
感
受
。

還
有
一
幕
也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也
跟
徐
小
鳳
有
關
。
有
次

從
灣
仔
坐
小
巴
去
薄
扶
林
，
經
過
中
環
鏞
記
門
口
那
條
斜
路
，
車

總
要
停
一
停
上
落
客
。
那
時
小
鳳
姐
很
紅
，
小
巴
司
機
在
播
她
的

歌
，
好
像
是
《
風
的
季
節
》
。
在
斜
路
開
車
之
後
，
車
上
有
人
開

始
跟
着
唱
起
來
，
其
他
十
個
八
個
乘
客
竟
也
跟
着
齊
聲
唱
起
來
，

是
完
全
自
發
的
卡
拉O

K

，
愈
唱
愈
興
起
，
全
首
唱
完
為
止
，
非

常
不
可
思
議
。
現
在
的
香
港
，
已
不
可
能
出
現
這
種
場
面
了
。
首

先
是
找
不
到
大
家
都
懂
得
唱
又
喜
歡
唱
的
歌
，
二
是
我
們
已
像
失

去
童
真
的
人
，
滿
腔
怒
火
混
合
愁
苦
，
真
有
人
在
車
上
唱
歌
，
我

們
要
謾
罵
、
瞪
眼
和
塞
耳
也
來
不
及
，
更
遑
論
以
歡
喜
心
去
欣

賞
。徐

小
鳳
近
年
的
演
唱
會
我
去
過
，
並
不
喜
歡
，
太
缺
時
代
氣

息
。
觀
眾
是
矛
盾
和
貪
心
的
，
雖
說
是
懷
舊
，
但
也
要
新
酒
，
不

能
光
吃
老
本
。

最
近
聽
到
她
在
電
台
談
到
梅
艷
芳
，
說
本
來
並
不
相
識
，
梅
艷

芳
成
名
之
後
，
有
次
一
起
唱
Ｋ
，
梅
為
她
打
鼓
伴
奏
，
她
印
象
很

深
。
可
惜
她
說
得
太
少
。
二
人
命
運
之
相
同
相
異
，
可
寫
小
說
。

她
還
選
播
了
《
情
比
雨
絲
》
。
這
本
是
她
原
唱
，
後
來
梅
艷
芳

也
唱
過
，
比
原
唱
更
有
味
道
。
不
過
小
鳳
姐
對
這
歌
的
感
覺
很
有

意
思
。
她
說
有
些
歌
你
聽
過
之
後
，
旋
律
在
耳
邊
會
不
斷
升
起
、

旋
轉
。
《
情
比
雨
絲
》
就
是
這
種
歌
，
多
年
不
散
。

失樂園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從
格
魯
吉
亞
邊
境
拉
戈
迪
基
口
岸
由

陸
路
進
入
阿
塞
拜
疆
，
一
切
尚
算
順

利
，
還
在
邊
關
處
遇
上
來
自
中
國
的
旅

遊
團
隊
，
方
知
道
烏
魯
木
齊
及
北
京
兩

地
均
設
每
周
兩
次
的
直
航
航
班
來
阿
塞

拜
彊
首
都
巴
庫
（Baku

）
，
他
們
的
行
程

剛
好
與
我
們
倒
轉
，
遊
罷
阿
塞
拜
疆
，
入

格
魯
吉
亞
，
最
後
才
到
亞
美
尼
亞
，
也
是

一
個
頗
理
想
的
安
排
。

從
邊
境
直
奔
首
都
巴
庫
，
車
程
接
近
六

小
時
，
路
程
稍
嫌
太
長
了
，
而
沿
途
經
過

的
舍
基
市
（Sheki

）
，
正
是
聞
名
於
世
的

絲
綢
之
路
的
要
塞
，
何
不
就
稍
作
逗
留
，

緬
懷
一
下
古
時
溝
通
東
西
商
貿
的
歷
史
遺

蹟
。舍

基
是
阿
塞
拜
疆
最
古
老
的
文
化
中
心

之
一
，
建
於
二
千
七
百
多
年
以
前
，
位
處

大
高
加
索
山
脈
南
坡
、
巴
庫
西
北
三
百
七

十
公
里
。
從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到
一
八
一
九
年
是
舍
基

汗
國
的
中
心
，
歷
史
上
多
次
被
毀
壞
，
所
以
只
有
十

六
至
十
九
世
紀
的
歷
史
建
築
和
古
蹟
被
完
好
保
存
下

來
。
這
裡
可
供
參
觀
的
建
築
古
蹟
有
舍
基
汗
國
的
王

宮
︱
︱
石
砌
堡
壘
、
驛
站
、
塔
樓
和
清
真
寺
等
。

舍
基
汗
王
的
華
麗
王
宮
建
於
一
七
六
二
年
，
整
座

建
築
沒
有
用
一
根
釘
子
，
被
認
為
是
鬼
斧
神
工
的
手

作
藝
術
。
舍
基
有
五
點
七
八
萬
居
民
，
主
要
工
業
是

絲
綢
和
食
品
工
業
，
有
悠
久
的
種
植
煙
草
、
水
果
、

蔬
菜
和
棉
花
的
歷
史
，
根
雕
也
很
有
名
。

據
導
遊
小
姐
說
，
舍
基
市
內
原
有
很
多
驛
站
，
古

時
是
供
往
來
商
旅
團
隊
休
憩
留
宿
之
用
，
現
今
已
改

裝
成
旅
館
食
肆
，
但
仍
盡
量
保
留
驛
站
格
局
，
遊
客

廁
身
其
中
，
誘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

緬懷古驛站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除了高級公務員以及企業高管之外，退休的比
上班的掙錢多，在普通工薪層中早就是一件司空
見慣的事兒。有家媒體把這稱之為，「上代人對
下代人的剝削」。
比如，在有些事業編制的單位，一位年富力強

的處級公務員或者報社編輯部主任，月薪可能只
有三千多元，與目前保安、前台、保潔等簡單勞
動者的收入基本相當，甚至遠不如一位搞裝修的
泥瓦匠農民工。可是一旦他或者是她退休了，退
休金的月收入卻可能達到四五千元之多。在有的
國企單位，年輕在職者的月工資不過兩三千元，
同時這家企業退休員工的退休金卻在每月四五千
元甚至更多。
人一旦退休，完成了對後代的養育責任，只要
身體尚佳又習慣節省，便可能有一個經濟上相當
寬裕的老年。
所以，當代很多北京退休老人不僅完全不需要

在經濟上靠兒女「反哺」，還能主動讓兒女來
「啃老」。有些老人甚至每月給已上班的兒女千
元甚至更多的固定補貼，以減輕兒女在買房、租
房、養孩子等方面的沉重負擔。
多年的社會積累以及漸漸完善的養老保險制
度，造就了一個相當富裕的老人階層。在北京，
一些早已「停薪留職」下海經商的民企經營者，
到了退休年齡也要千方百計通過原單位關係辦理
在北京退休手續，以享受社會保障的福利。
在一些先富者看來，即使有千萬家產，體制的
保障依然非常有吸引力。即使只有最低一檔的退
休金可拿，也很值得珍惜。
隨着退休大軍人數的增加，「你拿多少退休
金」，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尤其對那些已
經或者接近退休的「50後」、「60後」對這個話
題更加感興趣。退休金的多少，直接關係到退休
後半生的生活質量。而不同行業、單位之間的退

休金之間有着千差萬別。
前段時間關於退休金雙軌制的討論很熱。有專

家說，現在退休金制度的不平等，主要源於事業
與企業單位之間的雙軌制。專家說，現行的退休
金制度，並沒有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創造財富
的人，收入比不創造財富、依靠稅收的公務員收
入低的現象，非常不合理。
我覺得專家的話有道理，可不太準確。那些在
事業編制單位的複雜勞動者，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未必比簡單勞動者少。有位在一個中等城市設計
院退休的老人，在任期間曾讓設計院成為地方稅
收大戶，讓院裡所有員工的收入都大幅度增長，
且為所有員工買了房子，可他在上世紀末期退休
時，每月只有600多元退休金，不如一個企業的
裝配工，這顯然不合理。
就眼下來說，公民之間退休金的差距，來自事
業與企業的退休金雙軌制，更來自不同行業、企
業之間的退休金運作機制上的差異。
十幾年前，雙軌制對退休金的影響的確不小。
比如，一家大國有汽車製造廠總工程師，雖然對
國家汽車事業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但他上世紀
九十年代末期退休的時候，退休金不過600元左
右，與一個裝配工相當，後來經過上層協調，才
又增加了100多元。
退休金最低的，是早年從國企退休的員工。如
製造業、服務業等等。有位30年前從一家大型汽
車製造廠退休的工人，工資漲了30年，現在不過
2000元出頭。基數低的企業退休者，工資很難漲
到平均水平。但是同樣退休年限的事業單位員
工，退休金的漲幅卻遠高於企業退休者。而那時
國家機關公務員的退休金，明顯高出企業一倍左
右。
隨着退休金的不斷調整，如今事業與企業退休

金的差距，已不如行業以及地方之間的差距更

大。一般而言，效益越好的企業，員工退休金也
越高。不久前，一位在資源性壟斷行業的工人退
休了，他的退休金每月有7000多元，遠高過中央
機關司局級幹部的退休金。
有些企業的高退休金，一靠為員工多繳納社

保，二靠社保之外企業為退休員工補貼的福利。
不少退休者除了拿社保退休金，每月還能從企業
拿到數額不等的福利補貼，以體現企業對老員工
的回報。同是企業編制，但行業之間、企業之間
的退休金差異，早已超過了企業與事業單位雙軌
制帶來的退休金差異。在「多繳多得」的市場化
原則下，雙軌制的影響正在愈來愈淡化。
即使同樣在事業單位退休，中央機關與地方政

府員工之間的退休金上，也有着不小的差距。比
如目前，中央機關的司局級幹部退休金在6000元
左右，而但市屬機關的正司局級幹部的退休金則
在8000─10000元。有一位中央機關退休30多年
的老處長，退休金漲了30年，現在不過4000多
元，遠低於目前很多企業同樣年齡退休者的退休
金。那位老處級幹部的退休金不夠
她居家養老需要的服務，更不夠她
進一家設施簡陋的普通養老院。
在我看來，退休金的高低，固然

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着人的生活質
量，可與幸福感之間，卻沒有必然
的聯繫。很多月退休金過萬元的老
人，雖然錢多得花不完，可是吃不
動也穿不動了，日常生活寂寞冷
清，除去付昂貴的保姆費，金錢帶
來的生活享受其實微乎其微。
在公園碰到的很多退休者，他們

每月僅有2000多元退休金工資，
可是非常知足。因為實行了醫保卡
實時抵銷，看病並不需要很多現

金，所以即使按照北京不斷上漲的物價水平，
2000多元的退休金也完全能夠滿足溫飽，甚至可
以有一些小小的奢侈。低退休金者往往有更強的
危機意識，更注意鍛煉身體，以及保持生活自理
能力，也更能抓緊機會享受不用花錢的公共資
源。公園裡其樂融融唱歌跳舞的，很多都是退休
金不高的人。有位天天去公園拉手風琴唱歌的退
休工人說：「咱吃不起貴的保健品，沒錢出國旅
遊，就唱歌跳舞來養生，爭取活到100多歲，把
退休金吃個夠！」聽來他的話水平不高，卻透出
一種世俗的積極生活態度。你決定不了自己拿多
少退休金，可是能決定每天快樂不快樂。我的樓
下住着一位獨居幾十年的退休女工，她拿着企業
微薄的退休金，天天上早市買了菜，就去逛公
園，現在快90歲了，還是腿腳利索頭腦清楚。
「少吃肉，多走路，想得開」，就是她全部的養
生經。
有人說，現在體現生活水平的，就是能不能出
國旅遊了。退休金再多，也是睡一張床，吃三頓
飯。退休金比別人少，頂多就是少旅遊，甚至乾
脆不去旅遊罷了，平常過日子，比富的人也差不
到哪兒去。
正是這樣的心態，讓人們在千差萬別的退休金
面前，保持了平和的心態。

千差萬別退休金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十
二
月
下
旬
可
真
夠
熱
鬧
，

中
西
文
化
節
日
都
有
。
傳
統
的

家
庭
聚
會
，
正
所
謂
「
冬
至
大

過
年
」
。
冬
至
這
一
天
，
為
人

子
女
都
不
忘
回
家
與
父
母
過
節

吃
飯
，
餐
枱
上
免
不
了
是
拜
祭
酬
神

後
的
鮮
雞
。
香
港
近
日
發
生
了
印
傭

感
染H

7N
9

禽
流
感
，
雖
然
暫
未
全

面
禁
輸
入
活
雞
，
惟
預
料
必
影
響
冬

至
活
雞
銷
情
。
有
人
怕
吃
雞
囉
！
來

自
西
方
文
化
的
聖
誕
節
及
節
前
平
安

夜
，
吃
火
雞
是
派
對
餐
必
備
餐
品
。

火
雞
品
種
不
同
，
來
自
海
外
冰
鮮

雞
，
不
受
疫
情
影
響
。
聖
誕
餐
火
雞

是
主
菜
哩
。

聖
誕
節
翌
日
是
「
拆
禮
物
日
」
，

是
小
朋
友
最
高
興
的
日
子
。
華
人
習

俗
慶
祝
生
日
時
，
逢
五
、
逢
十
必
大

肆
搞
作
。
新
中
國
締
造
者
︱
︱
毛
澤

東
主
席
出
生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湖
南
長
沙
韶
山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我
曾
首
訪

毛
澤
東
主
席
故
居
，
在
人
傑
地
靈
的
地
方
，
感

受
一
下
靈
氣
。
屈
指
一
算
，
今
年
的
「
拆
禮
物

日
」
正
好
是
毛
主
席
誕
辰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的
好

日
子
。
為
緬
懷
紀
念
毛
澤
東
對
中
國
解
放
戰

爭
、
締
造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豐
功
偉
績
及
其

不
平
凡
的
一
生
，
全
國
各
地
必
有
各
種
形
式
的

紀
念
活
動
。
香
港
由
紫
荊
雜
誌
社
聯
同
韶
山
毛

澤
東
紀
念
館
，
以
及
香
港
各
大
愛
國
社
團
於
今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至
廿
日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廳

聯
合
主
辦
「
紀
念
毛
澤
東
誕
辰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
香
港
）
大
型
展
覽
」
。
據
展
覽
組
委
會
稱
：

此
展
覽
以
圖
片
為
主
、
實
物
為
輔
，
有
毛
澤
東

一
生
的
經
典
歷
史
時
刻
包
括
他
的
讀
書
生
活
、

軍
事
思
想
、
重
慶
談
判
、
偉
人
風
範
、
廉
政
建

設
、
外
交
政
策
等
。
其
中
之
情
繫
港
澳
台
的
珍

貴
圖
片
必
更
受
關
注
。
為
尋
求
中
華
民
族
獨

立
，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家
人
所
作
出
的
巨
大
犧
牲

的
史
實
必
更
令
人
緬
懷
尊
敬
。
此
大
型
展
覽
內

容
豐
富
，
具
教
育
意
義
，
又
逢
在
假
期
，
屆
時

必
大
受
歡
迎
。
另
一
大
型
文
化
活
動
在
十
二
月

十
日
至
十
三
日
假
中
央
圖
書
館
舉
行
「
中
國
書

協
會
員
作
品
展
」
。
特
邀
嘉
賓
張
曉
明
、
張
浚

生
、
饒
宗
頤
等
亦
有
參
展
佳
作
，
可
見
該
會
主

席
、
書
法
名
家
施
子
清
人
脈
廣
闊
面
子
大
。

中西節日真熱鬧 思旋
天地
思 旋

■老去的地方，每令人尋味。
作者提供圖片

■網上圖片


